











     
 
                                         编
剧   张道正  
 
  傅三爷 （威严地）嗯（下车）  
 
  时 间：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六年间  
  地 点：天津卫陈家沟子大街  
  人 物：  
  傅三爷——姓傅，名敬轩，人称傅三爷，刚出场时才 40 出头，三合成绸缎庄老板。  
  郭二爷——郭盛坤，比傅三爷年长几岁。  
  赵拐子——翠妮茶亭的老板，略显老相，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貌丑；还经营着一个煎饼
摊。  
  翠  妞——赵拐子之女，出场时约摸十五周岁，却出落得亭亭玉立，貌美。  
  张渊博——男，三十多岁，人精神，膀大腰圆，练家子。  
  徐  四——傅三爷的车夫，约二十多岁。  
  老  曹——平头，四十多岁。  
  大金牙——姓何，地痞，脸有大青麻子。  
  傅 平——傅三爷的儿子，约摸十六七岁，挺拔，英俊。  
  孙  二——三合成绸缎庄掌柜，约四十岁。  
  李  大——男，三十岁左右，新来的管事。  
  贾  六——傅三爷的蛐蛐把式，约三十多岁。  
  松本佑田——日本商人，四十岁左右。  
  松本次郎——佑田之侄，刚出场时约二十出头。  
  紫 平——傅敬轩之女，俊俏，与傅宇平年纪相仿。  









                                  （一）  
  ［在一阵车鸣笛声、人叫“茶来了”的嘈杂声中幕徐徐开。  
  ［舞台左侧是一个小茶亭，上写有一篇额：翠妮茶亭。  
  ［此时赵拐子正在旁边守着一个小摊。  
  赵拐子（吆喝）煎饼果子嘞！大碗茶！  
  ［翠妮正忙碌地为几个客人端茶。  
  翠 妮 （冲赵拐子）爹，那位爷三套嫩的  
  赵拐子 （笑）好嘞！煎饼果子，三套嫩的！（手动作，煎煎饼果子）翠妮！拿过去！  
  翠 妮 （端煎饼果子过去）爷，您的，三套嫩的。  
  茶客甲 （油腔滑调地）翠妮呀，长成大姑娘啦。你爹……为你寻婆家了吗？  
  ［众人一阵大笑。  
  ［翠妮羞笑。  
  茶客乙 （冲赵拐子）哎，我说赵拐子，你小子好福气！就你这鬼样，怎么会生出这么个俊
俏的闺女？是你下的种吗？  
  ［又一阵轰堂大笑。     
  ［赵拐子“嘿嘿”憨笑。  
  ［翠妮生气撅嘴。  
  ［舞台另一侧是一座门楼，上书“傅宅”。  
  ［徐四拉着黄包车载着傅三爷轻快地跑上，至傅宅门停，放下车把。  
  徐 四 （谦恭地）三爷，到家了，（冲门楼里）老曹。  
 
  [门房老曹快步从傅宅走出迎上，手里拿着布弹子。  
  老 曹（满脸堆笑地）三爷，您回来了。  
  傅三爷 嗯（平伸双臂）    
  ［老曹认真地给傅三爷弹身上的尘土。  
  ［幕后传来汽车喇叭声。  










  ［洋人哈哈大笑，从袋里抓一把糖往空中一抛。  
  ［小孩子们一轰而上抢糖吃。  
  ［洋人偕小孩子下。  
  ［傅三爷朝洋人背影啐了一口。  
  傅三爷 （狠狠地）呸！这就是时髦？中国的大闺女嫁给狗日的洋鬼子，这也他妈的算时
髦？  
  ［郭二爷上。  
  郭二爷 （拱手笑）三爷！您这是和谁呕气了？  
  徐  四  （插嘴道）三爷跟洋人……  
  傅三爷 （挥手）徐四，你和老曹把车抬回院子里。  
  [徐四和老曹抬车进门楼。  
  郭二爷 （仍在傅三爷背后）三爷……  
  傅三爷 （回头）哟！是郭二爷，（指洋人下的方向）您说说，这算什么玩艺儿？伤风败俗
呀！  
  郭二爷  （笑）您别管算嘛玩意儿，您就看个新鲜吧，您说是不是？  
  傅三爷  （摇头，转向郭二爷）我就爱生这叔伯气，您这是……？  
  郭二爷  噢，北平来位朋友，都是老一抹子的，我邀他去顺兴池烫个澡，（拉出怀表看）
哟！快到点  
  了！我得先走一步了！  
  傅三爷  得！我也得回家换件衣服，过会在赵拐子的翠妮茶亭吃茶，（抱拳）回见！  
  郭二爷 （拱手）回见！  
  ［傅三爷转身进傅宅。  
  ［郭二爷走至赵拐子的煎饼摊。  
  赵拐子   （热情招呼）哎哟！郭二爷！您来了！  
  郭二爷   （笑）来了！  
  赵拐子   老规矩？  
  郭二爷   老规矩！两套嫩的！只煎一面、不翻个儿！  
  赵拐子   好嘞！两套嫩的！只煎一面，不翻个儿！（应着，动手熟练地做煎饼）二爷，
您这是去哪？  








  赵拐子   还是您会享福  
  郭二爷   哪呀！这不，北平来个朋友，给他也来一套煎饼果子，您这味地道。  
  赵拐子   冲您抬举我，得！这两套算我请客。  
  郭二爷  （笑）谢您。  
  赵拐子  （将煎饼果子包好）二爷！不进去吃点茶？  
  郭二爷  （接过煎饼果子）不了！洗完澡一准来！（放下钱）回见！  
  赵拐子    二爷，您慢走！  
  ［郭二爷托煎饼果子下。  
  赵拐子 （吆喝）煎饼果子，大碗茶。  
  ［傅三爷换了一身衣服，活动着腿脚从傅宅中走出，向“翠妮茶亭”走来。  
  赵拐子 （远远就热情地招呼）傅三爷，您来了！老规矩？  
  傅三爷 （笑）呵呵，老规矩。  
  赵拐子 （谦恭地）三爷，里边请，（冲内）翠妮，上茶。  
  ［翠妮在亭内应了一声  
  翠  妮    哎！  
  ［傅三爷走至桌前坐下。  
  赵拐子   三爷，好一阵子没见您老在这玩蛐蛐了？我这小茶亭可冷清了不少。  
  傅三爷 （笑）忙，（整整衣袖）这阵子又闲了。  
  ［翠妮端茶上，瞧见傅三爷，大喜  
  翠  妮  （将茶奉上）傅三爷，茶来了！  
  傅三爷 （接茶抬头）翠妮哟，一阵子不见，你是愈来愈标致了。  
  翠  妮  （羞笑）三爷，……（转）哎，宇平哥呢？我怎么老一阵子没见他？  
  傅三爷 （不自然地笑）呵……在柜头上帮忙，忙。  
  （低头喝茶）  
  ［翠妮欲再问  
  赵拐子  翠妮，煎饼果子！  
  ［舞台另一侧，郭二爷和张渊博上  
  郭二爷  渊博老弟，这澡烫得可还舒坦？  
  张渊博 （豪爽大笑）哈哈……，舒坦！舒坦！  









  张渊博   大戏要看，乐子也得找，不过还有一宗，最近我对蛐蛐有点着了迷，可又懂得
不多，您要是有这方面的朋友，给我引见，引见！  
  郭二爷  （一拍大腿，乐了）嘿！你要问别的事我兴许办不到，要找玩蛐蛐的高手，这你
可算找对人了，（指傅宅）看见那门楼没有？  
  张渊博   看见了，（点头）傅宅。  
  郭二爷  （得意地）傅三爷，咱的朋友，天津卫数一数二的玩蛐蛐高手。这么说吧，傅三
爷的绸缎庄的名气在这块地儿上是鼎鼎大名的，无人不晓的，但他的绸缎庄的名气又远不如他玩
蛐蛐的名气，在这陈家沟子街面上，谁不尊他一声“三爷”？  
  张渊博 （惊喜）当真？那我得认识认识！  
  ［那边在茶亭喝茶的傅三爷瞧见郭二爷，起身走来。  
  傅三爷 （在郭二爷背后喊）盛坤——郭二爷！  
  郭二爷  （闻声回头，喜）嘿！三爷！真是说曹操曹操到，芝麻掉进针眼里，巧了！  
  ［傅三爷走至二人面前  
  傅三爷   （指张渊博）这位是……？  
  郭二爷   我来引见（指张渊博）张渊博，北平来的朋友  
  傅三爷   幸会，幸会  
  郭二爷  （指傅三爷）傅三爷，咱们天津卫玩蛐蛐的绝顶高手  
  张渊博   （拱手）久仰，久仰  
  郭二爷    走，咱们品茗长谈。  
  ［三人至翠妮茶亭坐下。  
  赵拐子   （招呼）几位爷，里面请，（冲内）翠妮——  
  翠  妮    哎，（端茶上，放茶，走至赵拐子跟前）  
  翠  妮     爹，后院有人找您。  
  ［赵拐子和翠妮下。  
  郭二爷   三爷，这位张渊博老弟对蛐蛐也极有兴趣，今天要听您的高见呢。  
  张渊博    (拱手)三爷，请多雅教。  
  傅三爷   不敢当（抿一口茶）在我看来，蛐蛐这东西，虽是小虫，但是与人同理。只要
慢慢品味，观察，这其中的道理再简单没有了。咱先说它为嘛斗吧？不就是为了母虫和一个窝









  郭二爷   （附和）对！是这话！  
  张渊博   （点头，认真地）还是您琢磨的透。  
  傅三爷   （又抿一口茶）一般玩虫有这么四个步骤：第一逮虫，其次选虫，养虫也就是
喂虫，最后是斗虫，最重要的 就是这最后的斗。  
  张渊博   可怎么知道哪样的虫善斗呢？  
  傅三爷   问得好！选虫，要看它的头、眼、颈、身体、肉、翅、腿、足、色、声以外，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观其势。可这势又怎么看呢？这就没有定局了，全凭个人的眼力。  
  郭二爷   （不住点头）对，对，对！  
  张渊博   （也不住点头）对，对。  
  傅二爷   （继续）这就像看一幅画，它除了笔力好，用墨好，结构好，其最主要的是它
给人的感觉。平日里咱们看这字秀气那字粗犷，那就是眼力。蛐蛐这东西拿过来一看就知道它的
道法儿。当初曹操捉刀不是一眼就让人给看破了吗？  
  张渊博   （不住点头）长学问，长学问，佩服，佩服！  




  郭二爷   （击桌）妙！妙！妙！  
  张渊博   （点头叹道）绝绝！真长学问。（转语气，但我一般去哪弄好蛐蛐啊！  
  傅三爷    蛐蛐来源有几个渠道，在鸟市有几家专卖蛐蛐的小店，都是从山东宁津乐陵
一带逮来长途运来的。卖蛐蛐的按把卖，一把 14 条，大小好坏店家已做了调配，只要这一把中
有一两条能看中就值了。  
  郭二爷   （接过话）当然像三爷这样玩蛐蛐的，玩出名的人物一到季节就有人专门送。
有一些玩蛐蛐的人好亲自去逮，逮的方法也有几种，有晚上放亮子用灯照，地上埋个盆往盆里
拱，回家再调赶嘛算嘛。  
  张渊博    （惊喜地）敢情盛坤大哥也懂蛐蛐？  
  傅三爷  （笑）何止懂？他也算是行家了。  









  张渊博   谦虚，谦虚了。  
  傅三爷   逮蛐蛐也有掏窝的，这种逮法得是行家，一般在天要亮但还没亮就去听叫。能
在一片叫声中选出目标，锁定目标就等天亮再下手。这个说起来容易可要在叫声中就能分辩出大
小，这必须是行家不可。  
  郭二爷   当然得是傅三爷这样的行家不可喽！  
  ［三人哈哈大笑。  
  ［突然从临桌站起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人，在长着几颗青麻子的脸上已有几分醉意，他也斜
着眼睛龇着大金牙，大声甩着闲腔儿，他姓何，干爹是天津保安队马副队长。  
  大金牙  真他妈的有意思，这才叫斗蛐蛐放进油葫芦——是嘛虫都有呀！在这论蛐蛐，也
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说完哈哈大笑）  
  ［跟班的两个小杂瓣也附合着狂笑。  
  ［张渊博猛地站了起来，对郭二爷和傅三爷一抱拳。  
  张渊博   二位仁兄，您们和这位以前有过节？  
  ［郭二爷和傅三爷对视了一眼，同时摇头  
  张渊博   （生气地一拍桌子）那这位怎么横着出气啊？！  
  大金牙   哟嗬，有人出来档横呀！  
  傅三爷  （拉了一把张渊博）兄弟，咱喝咱们的。  
  张渊博  （顺势坐下）对，咱别因为狗叫倒了咱的胃口。  
  ［这时大金牙和另外两个小跟班却一边撸胳膊挽袖子，一边向这边走来。  
  大金牙   好嘛，她奶奶的，敢骂本少爷，找打呀！  
  张渊博  （大声故意地）老板，怎么搞得！怎么有苍蝇脏了我的茶！（顺手一掌将桌子一
角给削掉了）  
  ［大金牙低头一看大惊，二话没说转头灰溜溜地下；二跟班随下。  
  ［赵拐子，翠妮闻声上。  
  ［郭二爷、傅三爷上前。  
  傅三爷   （赞叹地）兄弟，真看不出，你竟还有这两下子！  
  张渊博   这算嘛，我这一掌要打那小子身上，他今儿个就住这了！  
  郭二爷   渊博兄弟是南拳传人，有名的练家子，呵呵，还有更厉害的呢！  
  傅三爷   （转对赵拐子）刚才那小子何人？  









  张渊博   （端起茶杯）咱甭管他是马队长，还是驴队长，喝茶！  
  [三人端起茶杯。  
  三  人  （齐）喝（哈哈大笑）  
  ［碰杯声。  
  ［灯光暗转。  
  ［一束追光打在舞台前区，左侧。  
  ［已是晚上，赵拐子在煤油灯下坐在炕头上数铜子，脸上笑着。  
  ［翠妮忙着收拾碗筷。  
  翠  妮  （嗔笑着）爹，您又在数你的铜子儿！  
  吃跑了饭就数铜子儿，一天数个十来遍，它还能生儿子，多出几个呀！（扑嗤笑了）  
  赵拐子  你这死丫头，我不数钱，谁给你买好看的花衣裳？钱是嘛？钱就是爷爷，是祖
宗，我得好好供着它呢。  
  ［翠妮撇嘴。  
  赵拐子 （笑）哼，你不用撇嘴，爹不数钱，谁给你置办嫁妆啊？  
  翠  妮  （嗔怒地跺脚）爹——  
  ［赵拐子哈哈大笑  
  赵拐子  爹还不知道你的心思，你跟宇平……  
  翠  妮    （羞）爹——（一跺脚，捧碗筷下）  
  ［赵拐子看着下去的翠妮，先是笑，又怔住，摇头，舞台后传出一声“吱呀”的拉弦声。 
  ［一会翠妮复上，坐在赵拐子身旁绣花。  
  ［赵拐子继续数钱  
  ［这时传来“糖堆呀，没核的”糖堆呀，没核的……吆喝声。  
  ［翠妮放下手里的活从赵拐子那抓了几个大子儿。  
  翠  妮  我去买糖堆吃！（跑下）  
  赵拐子 （无奈地笑）死丫头，长不大！  
  ［过了一会儿，翠妮举着几个大糖堆复上。  
  [后面还跟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  
  [他叫傅宇平，是傅敬轩的儿子。  








  宇  平  （恭敬地）大叔——  
  赵拐子  哎，来，来，坐，坐！  
  翠  妮   （将手里的钱递给赵拐子）没花你的三大子儿，人家宇平请客  
  赵拐子   （嗔怪地）这是怎么话说的，怎么能让人家宇平花钱呢？  
  宇  平   （忙道）没事的，大叔，只要翠妮喜欢。  
  翠  妮   （调皮地朝赵拐子撇嘴）哼，哼，宇平哥愿意给我买！  
  ［赵拐子和宇平笑。  
  赵拐子   这丫头，平日让我惯坏了！总长不大。  
  ［宇平笑。  
  赵拐子   哎，你爹，傅三爷可好？  
  宇  平   好！  
  翠  妮   爹，你白日里不是见过了嘛？  
  赵拐子   我这不是跟宇平找话说嘛，你跟你宇平哥找话说吧，我嘴笨，（说着去推旁边
的一个小石磨）  
  宇  平   （喜地）大叔，你这是磨什么呢？我来帮你推！（上前）  
  赵拐子  （不让）别别，把你衣服弄脏了！我这是磨煎饼浆子。  
  宇  平  （惊讶地）煎饼也要磨浆子么？我平日里最爱吃你煎的煎饼果子啦！  
  翠  妮   那当然要磨浆子了，煎饼的主料是绿豆，要当年的新豆子，头一天用清水泡
上，水温不能太低，冬天要放在炉边，泡了一天的豆子就裂开了口，倒出多余的水，用手揉搓，
绿豆皮就掉了下来，捞出晒干可以给小孩装枕头。  
  赵拐子 （接过话头）再放些佐料，大茴、小茴，山萘、丁香、大葱还要加小米和白面，放
上水上石磨，这样做出的煎饼才叫正宗天津水磨煎饼。  
  宇  平  原来煎饼也有这么多学问呀！  
  翠  妮  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赵拐子 （诡笑）我这些秘方平日可不外传啊，只想留给我的上门女婿！  
  翠  妮   （突然）好啊，好啊！宇平哥最爱吃煎饼……（突又羞，双手捂脸）  
  ［赵拐子和宇平相视而笑。  
  ［追光暗。  
  傅三爷  瞧瞧！后，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那确是一只难得一见的好虫呐！  








                                     （二）  
  ［灯亮。  
  ［三合成绸缎庄。傅三爷正训斥拒台上的伙计。  
  ［掌柜的孙二远远地垂首站着。  
  傅三爷  （生气地）这三合成绸缎庄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基业，可在三爷我手里经营了二十
多年啦，如今店铺排场，生意红大，靠的嘛？靠的是货色充足，价格合理，靠的是童叟无欺，靠
的是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你们这是嘛？败家子！大清早睡懒觉，反了你们了？！  
  孙  二   （走过来）三爷，您起得大早！  
  傅三爷  嗯。  
  孙  二   （对众伙计）还不快到后院忙去。  
  ［众伙计下。  
  傅三爷    孙二掌柜，货都齐了吗？  
  孙  二   （恭敬地）都齐了！三爷，浙江的，两广的货也都备好了！  
  傅三爷   哪些货到节气了？查了没？  
  孙  二   都查了，三爷。  
  傅三爷   哪些断档了？  
  孙  二   没有，三爷，都补妥了。  
  傅三爷   嗯，好！  
  ［孙二又小心而神秘地凑到傅三爷跟前。  
  孙  二   （小声地）那位爷又来了，咱卖不卖？  
  傅三爷  （皱眉）哪位爷？  
  孙  二   （神秘且小声地）共……  
  傅三爷   卖！怎么不卖？！咱不管是什么党，咱做的是买卖！  
  孙  二    行，有您三爷这句话我这就踏实了，我去忙了，三爷！（后退半步，正欲
走开）  
  ［这时管事的李大走了过来，低眉顺眼地给傅三爷打招呼。  
  李  大   （恭敬地）三爷。  
  傅三爷  （纳闷地）这位是……？  









  傅三爷   （大悟）噢，瞧我这记性，倒给忘了。怎么样？一切都好？  
  李  大   托三爷的福，都好！  
  孙  二   三爷，那您先聊着，我去后院，有事您再分咐，平日里让宇平少爷多来柜台
上多看看，早点当家，三爷您就省了不少心，每日可以斗虫品茶，颐养天年了。  
  傅三爷   哈哈，是啊，到时你多指点他。  
  孙  二   那是应该的，三爷，我先走了（下）  
  傅三爷   嗯，忙去吧！  
  李  大   三爷您到柜台前歇着，茶给您闷好了  
  ［傅三爷到柜台边的桌子前坐下。  
  ［李大从柜台后捧出几个小罐子至傅三爷前。  
  李  大   三爷，昨天老家来了位亲戚，知道您老喜欢斗虫，特意给您带来几条蛐蛐。
我也不懂，您老看看，要是好您就留着玩，要是不行就放了听叫。 
  傅三爷 （漫不惊心地）噢，你拿来我看看。  
  ［李大把手里的几个小罐递给傅三爷。  
  ［傅三爷原来没当回事，一看大惊。  
  傅三爷 （惊呼）好呀！好呀！好虫！好虫！  
  ［李大也大惊。  
  傅三爷 （喜）李大，你那位老乡呢？叫他来！  
  李 大 （怯生生地回答）他一早就去北平了。  
  傅三爷 （掩饰不住兴奋）去北平干嘛？（急急地）  
  李 大 去找事由！  
  傅三平 去北平找嘛事由？你去告诉他来我这柜上学徒？  
  李 大 这合适吗？  
  傅三爷 （一边看蛐蛐一边说）有嘛不合适的？就冲这蛐蛐我也不能亏待他！  
  李 大 行，我代他先谢过三爷了。  
  ［这时孙二上。  
  傅三爷  孙二掌柜。  
  孙 二 （跑过来）三爷，您吩咐！  
  傅三爷 （高兴地）看，我刚得一好虫！  








  傅三爷  离八月十六还有几天呢？  
  孙 二  回三爷，还有九天！  
  傅三爷  好，咱们按老规矩办，在我宅子里聚友、赏菊、斗蛐蛐。  
  孙 二  好，三爷，我这就去置办！  
  傅三爷  李大，你去把蛐蛐把式贾六叫来！  
  ［李大下。  
  孙 二  好，让贾六也赏识一下，他是三爷您的蛐蛐把式啊，眼光独到。  
  傅三爷  你把请谏都写好了，把要请的人都送到了！  
  孙 二  好！  
  [贾六上，人不高，显得精明。  
  孙 二  哟，贾六来了，他是行家，三爷，贾六跟您也有些年头了吧？  
  傅三爷  是啊，老把式了  
  孙 二  让他瞧瞧！  
 
  贾 六 （上前；拱手）三爷，您找我？听说您得了一好虫呢。  
  傅三爷 （兴奋地）绝对好虫！来，你瞧瞧。  
  ［傅三爷把手中小罐捧给贾六看。  
  贾 六 （探头一看，大惊）啊，好呀！好呀！好虫！好虫！  
  傅三爷 （笑）好虫？  
  贾 六 （肯定地）好虫！  
  傅三爷 （哈哈大笑）是好虫啊，得此一虫实乃大幸啊！  
  贾 六  我说三爷，这样的好虫我是好几年没见着了，依我说，这就是好兆头！  
  傅三爷  有这么一说？  
  贾 六  当然有，三爷，您瞧这虫叫什么？  
  傅三爷  背上三道杠，浑身赤红，名叫“三缎锦”啊！  
  贾 六  三爷，您想想，您的买卖字号是什么？  
  傅三爷  三合成呐！  
  贾 六 （击手）这就是了，三合成，三缎绵，这是配着来的，这蛐蛐就是为您生的。  
  傅三爷 （喜）为我生的？  








  傅三爷 （高兴地合不拢嘴）好，好，同喜，同喜，发了也有你一份，（对孙二）孙二、快
去置办，八月十六，咱们宅上聚友，赏菊，斗蛐蛐。  
  孙 二  好咧！八月十六，傅宅聚友、赏菊、斗蛐蛐——  
  ［灯光暗转。  
  ［一阵鞭炮声响，人声欢笑。  
  ［灯亮。  
  ［傅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宅子不大，但盖得讲究，是个布局合理的四合院。  
  傅三爷 （在院子里居中坐着）郭二爷，我这翻新的宅子，怎么样？您是行家，给断断。 
  郭二爷 （手拿纸扇，踱步指点）典型四合院，布局合理，虽方寸不大但极讲究。  
  傅三爷 （笑）呵，怎么个讲究法子？  





  ［众人点头默听。  




  ［众人哈哈大笑。  
  傅三爷  郭二爷不愧为行家，才来这么几次就把我这宅子里里外外摸索透了。  
  ［众人鼓掌。  
  郭二爷 丢东西可别找我啊。  
  ［众人笑。  
  傅三爷 好，各路朋友都齐了吗？  
  李 大 齐了。  
  傅三爷 梨园界的朋友也来了？  
  孙 二 来了，里面请着呢。  









  ［孙二，李大挂大对联。  
  郭二爷 好！上联是：观菊品菊菊予人乐，下联是：玩虫斗虫虫赐吾玩。  
  众 人 （齐）好！  
  ［正在此时门房老曹慌张跑上。  
  傅二爷 （皱眉）老曹、什么事呀！这么慌张？  
  ［老曹跑到傅三爷身边耳语了几句。  
  ［傅三爷面有疑惑之色。  
  ［突然，大金牙领着两个跟班闯了进来。 两个小跟班手里提着小罐。  
  大金牙 （一见傅三爷就拱手大笑）三爷？  
  傅三爷 （上下打量大金牙，装做不认识）这位爷是？  
  大金牙 （皮笑肉不笑地）傅三爷您老好健忘呀！上次在“翠妮茶亭”时听您论蛐蛐满像这
码子事，今儿个我来凑个热闹，带来几条小虫，特来会会您这个玩主儿。  
  傅三爷 （不屑地）您请问尊姓啊，上下怎么称呼？  
  大金牙 （拱手）鄙姓何，天津保安队队长是咱干爹  
  郭二爷 （在一边插嘴）原来是干少啊，失敬失敬！  









  大金牙 三爷，这是一只刀螂，跟您对对。  
  ［傅三爷接过罐子，打开一条缝往里看了一眼，大惊。  
  傅三爷 （脱口而出）好虫，好虫！  
  大金牙 （得意地）那个自然。  








  ［孙二等人麻利地将桌凳于舞台中央摆好。  
  ［众人落座。  
  大金牙 傅三爷，我这只刀螂长是七厘二，不知您有能和它对的上的虫吗？  
  傅三爷 份量上有几只能和你的这青螳螂比，可口上恐怕是不行了，也许只有一条能和你这
条虫试试口。  
  大金牙 好啊！您先请出来让我开开眼吧！  
  傅三爷 您既然来了，也不在乎这一会儿，您了稍候。  
  ［舞台灯光暗。  
  ［一束追光打在三爷身上。  
  [他走至舞台一侧，贾六也跟过来。  
  ［傅三爷脸色凝重，沉思不语  
  贾  六  （凑上前，不安地）三爷……？  
  傅三爷 （略惊，看清贾六后，沉声）不妙啊 贾六？  
  贾  六  嘛？？！  
  傅三爷  我看大金牙那条青螳螂足有七厘以上，一对长牙吡在外面，牙须不停扫着牙面，
须子一天一地一动不动地架着，一双长而粗的腿轻松地支在身  
  傅三爷  决不能输给大金牙！不然他更狗仗人势地欺负人！（从衣服里摸出一个扁儿圆小
瓶，瓶口塞着木塞，木塞压着一块红布）  
  ［傅三爷把小瓶拿在手中掂了掂，沉思一会，又看了一眼贾六。  
  贾  六  三爷……  
  傅三爷  咱那三锻锦有多重？  
  贾  六  七厘，您这是？  
  ［贾六看着傅三爷手里的小瓶，又看了看傅三爷，疑惑地问。  
  傅三爷 （沉重地）蜂蚂蚁卵！  
  贾  六（愣住）什么？蜂蚂蚁卵？！  
  傅三爷 对！就是蜂蚂蚁卵！（把小瓶递给贾六）  
  ［贾六接瓶在手，手像是被蜇了一下，抖了一下。  
  贾  六（失魂地）蜂蚂蚁卵？这东西我听说过可没见过，您是在哪淘弄的？  
  傅三爷 是用金条子换的！  








  傅三爷 我也没办法啊！你看这来的是善碴吗？  
  贾  六 这东西怎么用法？  
  傅三爷 先彻三个铃，然后喂二粒，用银勺取出之后，赶紧盖紧瓶子，不然都糟尽了。  
  贾  六 明白！我去取三锻锦。  
  ［贾六下而复上。  
  ［贾六捧着罐，打开盖，怔怔地看着，一只手拭泪。  
  傅三爷 贾六，今个你这是怎么了？  
  贾  六（痛苦地）多好的虫啊，就这样毁了,就这样毁了，成疯子了，都成疯子了。  
  傅三爷 舍了吧！它再好也只能活一秋，可我还得在这街面上混了。  
  贾  六 三爷，我真舍不得。  




  贾  六 记住了三爷。  
  傅三爷 好，等都准备好了再过来。  
  ［贾六捧罐下。  
  ［追光收，舞台灯亮。  
  大金牙（一见三爷、劈头问）三爷，拿个蛐蛐不至于这么费劲吧？  
  傅三爷（笑）哪里，能和何爷对上的不多呀！等彻一个铃，马上开斗！  
  大金牙 （拍手）好，傅三爷，依您怎么个斗法？  
  傅三爷 噢，看来何爷今天想挂彩呀？呵呵，还是听您的  
  大金牙 （伸出五个手指头）五百金！  
  傅三爷 呵呵，那就相当于 250 袋洋面喽！好个 250 呀！（笑）何爷，我就拿我整座宅子押
上，咱们凑个整吧？一千金怎么样？  
  ［大金牙身子震了一下，正端着的茶洒了一地。  
  大金牙 好！为免人多光影晃动，口气惊拢了蛐蛐，来，三爷，咱们上高凳。  
  ［伙计迅速搬高凳，只可坐四人  
  傅三爷 来，郭二爷，这局您来掌杆。何爷，你意下如何？  








  傅三爷 （郎声）扦杆一般用红木做，我的扞是象牙做的，前头用了 8个月大的家鼠的胡
须。何爷，怎样？  
  大金牙 行家！  
  ［贾六抱着蛐蛐罐上，看了傅三爷一眼。  
  ［傅三爷把蛐蛐递给了大金牙。  
  ［大金牙接过罐，打开一半盖往里瞧了一眼。  
  大金牙 三爷，您这条三缎锦未免小点吧？  
  傅三爷 小是小点，也只有这一条能和何爷的“青螳螂”对对招了  
  ［大金牙高兴地把盆还给傅三爷，转身上了高凳。  
  傅三爷 郭二爷，您受累，请！  
  ［傅三爷，郭二爷也都凳上高凳，把蛐蛐放入斗盆中  
  ［大金牙、傅三爷、郭二爷三人围坐高凳郭二爷居中，面对台下  
  ［高凳下面的人们噔着眼睛，仰着身头，全凭想象来感觉盆内战争。  
  ［（此处可用“鼓音”—“大心跳”来衬观众之静。舞台灯光暗淡。  
  ［以下为斗虫场面，在舞台上写实不可，以写意为主，可灯光暗淡形成雕塑感人物形象。 
  ［亦可用追光，借京戏之武生打斗喻指斗虫之激烈。  
  ［也可用中国传统皮影戏来表现斗虫场面。  
  ［以下斗虫场面可用作导演表现构思。  
  ［“青螳螂”和“三锻锦”放进斗盆之后，足有两分钟，两条虫一动未动，安静地让人窒
息。  
  ［郭二爷举着杆子愣在那不知道如何下手。  
  ［傅三爷也紧张瞪着。  


















  ［斗虫场面可配“哀乐”。或京胡独奏“夜深沉”。  
  ［静场 5秒。  
  ［众人若雕塑。  
  郭二爷 （大声）好！  
  ［傅三爷拭汗无声。。  
  ［大金牙摔下高凳来，以袖拭泪。  
  郭二爷 “三锻锦”——胜！  
  大金牙 （从怀里掏出钱放在桌上）这是一百大洋，余下的明天送来。  
  ［大金牙带领跟班头也不回下。  
  ［众人欢呼叫喊。  
  ［傅三爷和郭二爷凝重地对视，断而摇头。。  
  ［灯暗。  
 
                                   （三）  
  ［在一阵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唱段中灯渐亮。  
  ［傅宅某客室，傅三爷正躺在座椅上闭目养神，却见老态了。  
  ［旁边桌子上留声机正小声播放《贵妃醉酒》。  
  ［宇平在一旁立着，（这时的宇平已经是快 20 岁的小伙子，一表人才，稍显懦弱消瘦。  




  宇  平  那，怎么办？不抵制日货，咱们都被他挤垮了？咱家的“缎绸庄”怕也要关板
儿了。  










  ［宇平欲言又止。  
  ［此时，门房老曹上。  
  老  曹 三爷，郭二爷来拜访您呢？  
  傅三爷（大喜）是吗？快请！  
  ［老曹下。  
  ［郭二爷上。  
  郭二爷  三爷，有些日子不见，怪想得欢，你可好啊！哎哟，您这头发…。有白的了？！
  傅三爷 （感慨呀）好啊，好啊，这日本人一来啊，我这日子就不好过喽，来，坐我也怪想
您呐，没个人唠唠，只能听这玩意了。（指留声机）  
  郭二爷 唉，连梅兰芳老板也不上台唱了。都是他妈狗日的日本鬼子闹的，梅老板有骨气
啊，蓄须明志，不给日本人唱戏！  
  傅三爷 是啊，梅老板不上台了，可听唱片又的确很方便，哈哈，想听就听。  
  郭二爷 这时势变化快啊，现在都是 1940 年了。咱信天津卫都已经是日本汽车满街跑了。 




  郭二爷 没骨气啊，这世上的事就是这样，有因为日本来倒霉的，也有因为日本得济的，大
金牙就是日本济的。  
  傅三爷 谁？  
  郭二爷 大金牙！上次斗虫结梁子的那个！  
  傅三爷 噢，他呀，余下的 900 大洋我没要，给他免了，可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郭二爷 现如今他也是穿上日本的军装，坐着日本摩托车四处抓乱党，他那个干爹“驴”队
长跑到重庆一去便无音信，不投靠日本人又能怎样呢？  
  ［坐在后面看书的宇平站起身来。  
  宇  平 爹，我要出去了！  
  郭二爷 哎唷！是宇平吗？我竟没看见。  
  傅三爷 宇平，还不拜见郭二爷！  








  郭二爷 快别，呵呵，果然是一表人材啊！（打量）三爷，像你！  
  傅三爷 （哈哈大笑）就是脾气不像我，软了点，嘴也笨！  
  郭二爷 这不还得多学吗？让宇平跟着你闯闯世面，见识见识，自然很快成人了。  
  傅三爷  也是。  
  宇  平  爹，郭二爷，我去了！  
  傅三爷 （挥手）去罢！不过别再去参加什么运动了！危险！  
  宇  平  哎，（下）  
  郭二爷 （看宇平下，把头对傅三爷）什么运动呀？  
  傅三爷 学生们闹抵制日货！  
  郭二爷 （一拍大腿）好啊！有骨气！就该这么着！小日本子来闹咱们，让咱们不好过，咱
们凭什么让小日本子过消停日子！闹！  
  傅三爷 是啊，合着该闹，就说我的买卖吧！我是咬紧牙关不进东洋货呀！可结果怎么着？
你不卖有人卖，你不买他有人买！闹？闹过之后怎么样呢？还不是该卖的卖，该买的买。我这
呢？也快关板了。  
  郭二爷 关板就关板儿！怎么着？  
  傅三爷 我不成啊，眼下宇平、紫平一双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了，家里里里外外的花销也不
少，我不能眼看着这点家底全搭里了。不能坐吃山空呢！  
  郭二爷 （仔细想了想，叹口气）唉，也是！（转）哎，说到宇平，他的终身大事你考虑
没？  
  傅三爷 想是想过，没碰着好的，（笑）您给物色一个？  
  ［郭二爷欲言又止……  
  傅三爷 （笑）嘛？哪家的闺女？二爷尽管说。  
  郭二爷 （试探地）三爷，您觉得翠妮咋样？  
  傅三爷 （皱眉）谁？哪个？  
  郭二爷 翠妮，赵拐子的闺女  
  ［傅三爷不语。  
  郭二爷 赵拐子家的翠妮在不觉中已长大成人了,您也见了，标致着呢，极水灵！她和宇平
从小玩到大，也算是青梅竹马了，三爷你不会不知道吧？  
  傅三爷 （小声地）嗯。  









  [傅三爷仍无语。  




  ［傅三爷仍是无语。  






  ［傅三爷看看郭二爷，看看二爷手中的贴子，如是反复几次，终于长叹一声。。  
  傅三爷（叹气）唉！他们托您的福，我给您面子。（接过贴子压在桌上的看炉下）  
  郭二爷（异常高兴）好好，这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天赐良缘呢，哈哈，走斗蛐蛐去。 
  傅三爷（摆摆手）我是有阵子不玩了，有好几年没搞赏菊斗虫了。  
  郭二爷 为嘛？  
  傅三爷 主要是因为日本人这么一闹，生意不行了，心气不好，哪有心思玩虫了。  
  郭二爷 为嘛？  
  傅三爷 主要是因为日本人这么一闹，生意不行了，心气不好，哪有心思玩虫啊!  
  郭二爷 傅三爷，咱还得搞，搞大的，还得斗！白三回来了，知道吗？  
  傅三爷 （皱眉）哪个白三？  
  郭二爷 前些年经常跟咱们一块斗虫来着，是个没落贵族子弟，满人。  
  傅三爷 噢，是他呀！怎么着？  












  ［灯暗，一束追光灯打在傅三爷身上。  
  ［郭二爷隐。  
  傅三爷 孙二掌柜，庄上坐意怎么样了？  
  ［又一束追光灯在舞台另一侧，孙二出现。  
  孙  二 （愁眉苦脸地）三爷，不好办呢  
  傅三爷 怎么不好办？  
  孙  二 三爷，货进不来，又卖不出去？您说怎么办？  
  傅三爷 嘛？为什么进不来又卖不出去？  
  孙  二 因为有日本人，日本不让。  
  傅三爷 （怒）日本人不让？我操他奶奶！  
  孙  二 （试探地）三爷？  
  傅三爷 嗯？  
  孙  二 要不……要不咱们跟日本人合作？  
  傅三爷 你想当汉奸？  
  孙  二 三爷，生意一天不如一天……  
  傅三爷 那又怎样？  
  孙  二 可日本人又不像一年半载就走的样子……  
  傅三爷 怎么着？  
  孙  二 可咱们庄上上下下几百号人，得吃饭不是？  
  傅三爷 （泄气）是得吃饭！  
  孙  二 要吃饭，咱们买卖还得干！  
  傅三爷 干！  
  孙  二 要干……得和日本人合作……  
  傅三爷 （疑惑）和……日本人合作？  
  孙  二 好多人都这样！  
  傅三爷 （沉思）……都这样！！  
  孙  二 都这样？！  
  傅三爷 那不都成了汉奸？  
  孙  二 三爷，咱是为活命！  








  孙  二 不为咱自个……  
  傅三爷 不为咱自个儿？  
  孙  二 干吧？  
  傅三爷 干吧……溜日本人的须也要找到门吧？  
  孙  二 有一个朋友能和日本人搭上话。  
  傅三爷 谁？  
  孙  二 也是玩蛐蛐的朋友，叫白三。  
  傅三爷 白三？又是白三？  
  孙  二 三爷，我都办妥了，白三够朋友，他给约了两位日本商人。  
  傅三爷 日本商人？（笑）那算同行了。  
  孙  二 他们是叔侄俩，叔是松本佑田，侄叫松本次郎，这两位都是中国通，在中国也住
了好几年了，说起来可喜的是，这两位日本人也爱玩蛐蛐。  
  傅三爷 （大喜）他们也爱玩蛐蛐？  
  ［孙二头上追光暗，隐。  
  傅三爷 徐四！  
  ［徐四拉车进追光下。  
  徐  四 三爷，您回去？  
  傅三爷 回去，刚跟日本人吃完饭，高兴！  
  ［傅三爷上车。  
  ［徐四拉傅三爷在台边转。  
  徐  四 三爷，您坐稳喽！  
  傅三爷 稳！日本人也爱蛐蛐，哈哈，斗虫跟日本人！三爷高兴，日本人答应三爷合作生
意，哈哈，三爷高兴！  
  徐  四 三爷，您醉了！  
  傅三爷 三爷没醉！三爷高兴！（唱）我手钢鞭将你打……呛，咚咚呛……  
  徐  四 （停车）三爷，到家了！  
  傅三爷 （下车）明天松本叔侄要来斗虫，日本人要来斗虫！吩咐下去，准备好了！  
  徐  四 是，  
  ［徐四走入黑暗，隐。  








  ［灯亮。  
  ［傅三爷站处一小桌，摆满酒菜。  
  ［另一旁一高桌摆满蛐蛐罐。  
  ［松本叔侄正盘膝坐在小桌旁。  
  傅三爷 （端起杯）来，干杯！  
  松本叔侄 干杯！  
  ［三人饮，放松。  
  傅三爷 感谢两位鼎立相助，我“三合成绸缎庄”才得以继续开业，感谢啊。  
  松本佑田 傅桑是好朋友，应该的！今天不谈别的，斗虫！  
  松本次郎 （兴奋地）斗虫！  
  松本佑田 傅桑是此中高手，可否赐教一番啊？  
  傅三爷 （端起来酒杯把一口酒倒进嘴里，眉头动了一下，兴奋地）蛐蛐，也叫蟋蟀，这玩
艺儿，上至万岁爷，下至黎民百姓，不管你是达官贵人，还是叫花子要饭的，不论是舞台弄棒的
武夫，还是舞文弄墨的文人，只要是喜欢便可以玩，只要是那虫就可以斗。  
  ［松本佑田频频点头。  
  ［松本次郎面露兴奋。  
  傅三爷 （继续）中国人讲的虽是仁者爱人，但这并不妨碍弄一些活物来斗，有斗鸡、斗
羊、斗鹌鹑的，还有斗画眉鸟的。当然在这种种之斗中，我以为斗蟋蟀最雅，而且最玄妙。  
  松本次郎 我喜欢斗，我们大和民族崇尚的是武士精神，也就是斗，用武力征服！  
  松本佑田 （喝斥松本次郎）罗嗦！  
  傅三爷 （震了一下，手中酒杯差点洒了？但面无变色，接着说）我刚才说过我们中国人讲
的是仁者爱人，只有爱人者才是仁人，我认为松本先生是朋友才这么说。  
  松本佑田 （附和）那是，那是。  
  松本次郎 咱们开始斗虫吧。  
  ［傅三爷提过提盒开始准备斗蛐蛐，他先拿出斗盆。  
  傅三爷 此盒是明朝宣德年间官窖烧的御用盆。  
  松本佑田 （兴奋）果然是好宝贝！  
  松本次郎 “吆息”！  
  ［傅三爷把蛐蛐放进斗盆去。  








  ［傅三爷和松本叔侄三人围坐在桌旁。  
  ［以下斗虫场面配以京剧打击乐。  




  ［配乐至此达到高潮，戛然而止。  
  ［灯暗，静场。  
  ［只听一声大喊“好”，灯亮。  
  ［松本次郎激动地蹦了起来，打翻桌子 宣德斗盆应声而碎。  
  ［舞台灯暗，一束追光打在傅三爷身上。  
  ［傅三爷呆呆地看着地上破碎的斗盆，一点一点走过去，慢慢弯下腰，捡起几片碎瓦。  
  傅三爷 （独白）我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了所谓祖上的基业和日本人做买卖，和日本
人套近乎，逗日本人乐，哄日本人玩，这不就是汉奸了吗？倒好，结果还搭进一个宣德盆，一个
宣德盆呢，（抹一把泪，天意看到香炉下的合婚的帖子，一把扔到地上）没了！没了！  
  ［又有两束追光分打在舞台两侧，分别站着宇平和翠妮。  
  宇  平 翠妮，对不起  
  翠  妮（哭）宇平哥……  
  宇  平 我爹把合婚的帖子给扔了。  
  翠  妮 为什么？为什么？  
  宇  平（呆呆地）不知道，不知道，或是命吧。  
  翠妮 （大喊）我不信！  
  ［追光收，宇平和翠妮隐。  
  ［追光下的傅三爷走到酒桌旁。  
  ［舞台灯亮。  
  ［傅三爷正招呼松本佑田。  
  傅三爷 来，松本先生，来，喝杯薄酒，为咱们合作愉快干杯！  
  松本佑田 （走过去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哈哈，傅桑这几个月是不是财源源滚滚啊!  
  傅三爷 （哈哈大笑）哈哈，全靠松本先生帮忙嘛  








  紫  平 （对傅三爷）爹，我和次郎去戏院看戏。   
  松本次郎 傅伯伯，我们告辞了，叔叔再见！  
  ［松本次郎和紫平下。  
  ［傅三爷怔怔地看着紫平下的方向。  
  松本佑田 傅桑，令千金长得非常之漂亮，是标准的中国美人啊。  
  傅三爷（脸上苦笑）呵，令贤侄也是青春年少一表人才啊！  
  松本佑田 哈哈，他们两个好像很般配嘛，看来咱们要结为亲家啰！哈哈  
  傅三爷 （苦笑，岔话）来，喝酒  
  ［正在此时，门房老曹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傅三爷 （皱眉）怎么了？  
  老  曹 郭二爷 他醉了……  
  ［老曹话音未落，郭二爷唱着京戏掂着一瓶酒上。  
  郭二爷 （唱）窦尔墩在绿林，谁不敬仰……  
  ［傅三爷赶忙迎上去。  
  傅三爷 郭二爷，您这是怎么了？  
  郭二爷 （抬起醉眼，怔了一下）三爷，我来找您喝酒？（举起手中的酒瓶）  
  傅三爷   哦，我正和一位日本朋友吃饭，来，一块！  
  郭二爷 （大喊出来）你说什么？日本朋友？你陪日本朋友……？！  
  傅三爷 您这是怎么了？来，我给您介绍……  
  ［郭二爷甩开傅三爷的手。  
  松本佑田 他是谁？要不要叫宪兵队？  
  傅三爷 （连忙）不用，不用，是我的老朋友。  
  郭二爷 老朋友，老朋友！你还知道咱们的老朋友张渊博吗？  
  傅二爷 知道，他怎么了？  
  郭二爷 他叫你称为朋友的日本人给杀了！  
  ［傅三爷看看松本，拉着郭二爷至舞台一侧。  
  傅三爷 怎么会？  
  郭二爷 怎么不会？他是来看我的，在老龙头一下车，看日本人正在欺侮一个单身女人，他
打抱不平和日本人动了手，结果打死了仨日本人，到了他也没逃过日本人的枪子。  








  郭二爷 （把手里的酒倒进嘴）你滚吧，去陪你的日本朋友吧。（踉跄下）  
  ［傅三爷欲追，又停住。  
  傅三爷 老曹，快去送郭二爷  
  老  曹  哎，（追下）  
  ［松本佑田镀步走至傅三爷跟前。  
  松本佑田 傅桑，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共产党？  
  傅三爷 （连连摆手）不是，绝对不是！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商人！  
  松本佑田 傅桑还是注意些好，咱们是老朋友嘛，呵呵，我也告辞了了。  
  傅三爷   您慢走！  
  松本佑田 请留步！（下）  
  ［傅在爷呆呆地在室内踱步。  
  傅三爷 （独白）张渊博……被日本人打死了？日本人……打死了……  
  [宇平呆呆地从舞台一侧上转一圈又从另一侧下。  
  宇  平（呆呆地自语）都完了！  
  ［傅三爷未发觉。  
  ［老曹急急忙忙地跑上，一边跑，一边嚷。  
  老  曹 （上气不接下气地）三……三爷，不，不好了！  
  傅三爷  什么？说清楚！  
  老  曹  郭……郭二爷让日本人抓走了！  
  傅三爷 （大惊）啊？！怎么回事这是？  
  老  曹 （稳定一下）郭二爷喝着酒碰上一伙日本兵抓人，郭二爷就骂，还用酒瓶子砸了
日本人，就被抓了。  
  傅三爷 （急）我不是让你送他吗？  
  老  曹 我是送来着，可看见日本兵，我就没敢前去。  
  傅三爷 你……（急得团团转）这可怎么办呀！  
  ［一会傅三爷冲进里屋，出来抱一盒子，用红绸包着，匆匆欲下。  
  老  曹 三爷，我让徐四送您（下）  
  ［灯暗  
  ［一会灯亮，北风呼啸。  








  ［傅三爷抱着盒子沉重地走来。  
  徐  四 （迎上去）三爷！  
  傅三爷 松本没在家。  
  徐  四 （想接过三爷杯怀中的盒子）三爷，咱走吧？  
  傅三爷  （没给）等等吧！  
  ［风声更大，街口冷清。  
  ［一群孩子的歌谣由远及近。  
  童声唱 老婆儿，老婆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
十三灶王爷上天，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糊窗户……  
  ［一群儿童跑上，围成圈儿蹦蹦跳跳地唱。  
  童声唱 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贴道有，三十合家欢乐吃饺
子……  
  ［“呜”一阵欢呼孩子们跑下。  
  ［傅三爷看着孩子们远去的方向，冻得捂手跺脚……  
  ［几声汽车鸣笛响。  
  ［松本叔侄偕紫平有说有笑地上。  
  ［傅三爷迎上去。  
  紫  平 （惊讶地）爹……  
  松本叔侄 傅桑？……  
  傅三爷   紫平，你怎么……  
  松本佑田 （笑）噢，傅桑，令千金紫平小姐同次郎一道去看戏了，我刚把他们接回来。 
  傅三爷  这么晚了，（对紫平），还不回家去！徐四！送小姐回家！  
  徐  四  好嘞！（又为难）那老爷您……  
  傅三爷  你不用管了！送小姐回家！  
  松本次郎 我开车送紫平小姐回去！  
  傅三爷 不用了，徐四——  
  ［徐四拉紫平下  
  松本佑田 哈哈，傅桑，请进屋谈吧！  
  ［场景暗转，舞台灯光大亮。  








  ［傅三爷突然站起向松本叔侄深鞠一躬。  
  ［松本叔侄被傅敬轩这突如其来的鞠躬吓了一跳。  
  松本佑田 傅桑，有什么事，你请说。  
  傅三爷   有件事，要求您给办。  





  松  本 （看直眼）好宝贝！好宝贝！  
  傅三爷 是好东西，没错！这盆叫宋府镶八宝玉盆，乾隆年间仿造的，宝石是真的，做工是
稀世的，清乾隆爷玩过也是真的  
  松本佑田 好!好!（松本好像没听明白三爷在说什么，两眼盯着盆看）  
  傅三爷 （喊）松本先生！松本先生！  
  ［傅三爷几声喊才使松本回过神来。  
  ［傅三爷把蛐蛐盆往松本眼前一推。  
  傅三爷 我就用这盆换我朋友一条命。  
  ［松本收敛起脸上的表情，整整衣装，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谦和。  
  松本佑田 傅桑，有事就说，只要我有能力办到就一定给你办！  
  傅三爷   我朋友郭盛坤，被抓进宪兵队，请您想办法救他出来。  
  松木佑田 好，我来办！  
  松本次郎 （欲阻）叔叔！  
  ［松本佑田转身挥挥手进了屋，一会又出松本佑田（  
  松本佑田  （笑盈盈）傅桑，明天早上 9点去宪兵队接人（对次郎）我们是商人……  
  傅三爷 （深鞠一躬）谢谢你！  
  松本佑田 （笑）咱们是老朋友了嘛（话锋一转）不过，郭盛坤犯的可是死罪。  













  郭二爷 （唱）窦尔墩在绿林谁不敬仰……  
  ［另一束追光下，徐四拉着车上。  
  徐  四 （小声地）二爷，二爷。  
  ［郭二爷回头见是徐四，迟疑了一下。  
  徐  四 是三爷让我接您的  
  ［郭二爷一听，生气地转头就走。  
  ［徐四跑过来一把扶住郭二爷。  
  郭二爷 （怒）让他陪日本人去吧！  
  徐  四 郭二爷，您别误会三爷，是三爷用祖传的宝贝，买通日本人，救的您。  
  郭二爷 （哽咽）他……（止住）  
  ［徐四扶郭二爷上了胶皮车，放下篷前的棉门帘，操起车把，跑起来。  
  郭二爷 （掀开帘）徐四，先到傅宅。  
  徐  四  哎！  
  ［车从左侧下，右侧上。  
  徐  四  郭二爷，到了！  
  ［舞台灯亮。  
  ［场景回到开场时的场景。  
  ［徐四放下车，掀开棉门帘。  
  ［郭二爷下车，抬头正遇上从傅宅门房里抢步出来的傅敬轩。  
  ［傅三爷也看见郭盛坤，猛地收住脚。  
  ［二人脸对脸，愣在那说不出话来，静场。  
  郭二爷 三爷，给我倒杯水吧  
  傅三爷 哎，（转身回了门房）  
  ［老曹也随进。  
  ［傅三爷提着壶和一杯水出来，忙乱中，壶掉地下摔得粉碎，他看都没看快步把水递给郭二
爷。  
  ［郭二爷接水在手，顿了一下，把水倒到嘴里。  








  傅三爷 回家歇着吧。  
  ［郭二爷转身上车，徐四操车刚要走。  
  傅三爷 等等（从怀里拿出一个蛐蛐葫芦递给郭二爷）这虫叫的不错！  
  ［郭二爷没说话，接过葫芦，仰面朝天，良久，又低头，听葫芦。  
  ［蛐蛐的鸣叫愈来愈响！  
  ［舞台灯暗。  
 
                                  （四）  
  ［灯亮。  
  ［场景如前“翠妮茶亭”里，赵拐子一人在擦桌子，累了，坐下歇会。  
  ［郭二爷上。  
  赵拐子 哎哟，郭二爷！是您呐！有好一阵子没瞧见您啦！  
  郭二爷 可不！有几个月了吧？兵荒马乱的，在家避避。  
  赵拐子 （叹气）是啊！（招呼二爷）您进来坐，吃杯茶，咱唠唠。  
  郭二爷 好。（进、坐）  
  ［赵拐子端茶，倒茶  
  赵拐子 您看，我这茶亭冷清多了，一打仗，人都不出来了，哪象从前，您和三爷斗蛐蛐那
会，人海了去了，如今不行了。  
  郭二爷 打仗，怕打不长了吧？听说，日本子投降了，这世界上的事啊，就像八卦中的阳阳
二鱼，是来来回回的转，前些日子还耀武扬威的日本人，都躲了营盘里不敢出来了。  
  赵拐子 可不，您听说没？咱天津卫这阵子出了一件稀奇事，就在那天好像是有组织似地打
日本人。  
  郭二爷 打日本人？谁？  
  赵拐子 不知道，反正不论是梳着辨子的日本浪人，还是穿着木屐的日本娘们，甚至日本小
孩，包括假日本鬼子，都打。直到下午警察局才出巡警。口哨吹得山响，鸡飞狗跳的，到了第二
天，您猜怎么着？街面上再也看不见日本人了。  
  郭二爷 当真有这样的事？解气呀。  
  赵拐子 可不，大家伙都恼恨日本人呀，我在这街上开茶亭，都见着了，也听说的不少。 
  郭二爷 说说，还有嘛新闻？我这阵子窝在家里竟不知变天变地了。  








  郭二爷 （惊站起）果真？！  
  赵拐子 （惊讶）您不知道？没上三爷家里坐？  
  郭二爷   没呀，三爷也不知怎么了？生意也不做了，门也不出了，虫也不玩了，连我这
老朋友都不联系了，我怕是有大事发生啊。  
  赵拐子  可不，这是多大的事啊！这么大的闺女说走就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打，只留下一
张纸条，您说说，三爷心里能不堵得慌？  
  郭二爷  是啊，想来，这一切都是三爷跟日本人做生意闹的，是他把闺女推进了火坑，他
能不疼么！  
  赵拐子  怪不得他门也不出了。  
  郭二爷  哎，翠妮呢？  
  赵拐子 （叹气）别提了自打三爷退了婚，宇平就每天出入大悲院，弄一堆佛书，关起门来
念佛，唉，一个好端端的孩子给弄魔怔了，和翠妮也断了来往，这不，翠妮天天在家哭，我的煎
饼摊子也没人帮着料理了，唉，命呢！  
  郭二爷 （亦一声长叹）唉，命啊。  
  ［二人正说着，忽听一阵嘈乱的人声和汽车喇叭声。  
  ［一群行人从台上慌张地跑过。  
  ［跑上两队荷枪实弹的大兵，迅速列队，封住傅宅大门。  
  ［老曹出门一看，慌忙又跑进去。  
  ［两名国军长官上台。  
  赵拐子  哎，那不是大金牙吗？  
  郭二爷  敢情是他，（叹气）还是来了！  
  ［一名军官枪先推门，对大金牙说，  
  军官甲  没错，就是这。  
  ［正巧，傅三爷出门看。  
  ［大金牙和傅三爷对望着，无语。  
  军官甲  傅敬轩！  
  傅三爷  我就是！？  
  军官甲  带走！家产查封！  
  ［两个大兵跑过去将傅三爷铐上。  








  郭二爷 （上前）慢着！  
  大金牙 （转身）嗯？  
  郭二爷  何…何爷，还认得我吗？  
  大金牙 （恍然大悟的样子）啊，原来是郭二爷，当然认得，当年我和傅三爷斗蛐蛐还是您
掌得杆呢，呵呵，郭二爷别来无恙啊  
  郭二爷  托您的福，活的硬朗（打量）看来何爷又高升了？  
  大金牙  （哈哈大笑）哈哈，鄙人现在为党国效力，现在有公事在身，咱们改日再谈，
（拱手）  
  郭二爷  傅三爷犯的什么罪名？  
  军官甲  汉奸罪！带走！  
  ［众兵丁和大金牙。  
  大金牙  后会有期！（下）  
  郭二爷 （自语）汉奸罪？  
  赵拐子 （慢慢走过来）怎么傅三爷倒成了汉奸呢？  
  ［舞台灯暗，一束追光打在前台的郭二爷身上，其余人隐。  
  郭二爷  三爷，我来看您。  
  [另一束追光下，衣衫破烂的傅敬轩瘦弱憔悴。  
  傅三爷  谢谢你来看我，花了不少钱吧？  
  郭二爷  没啥。（打量四周）你在这监狱里有两个月了吧，瘦啦！  
  ［傅三爷苦苦摇头。  
  郭二爷  宅子被大金牙占了。  
  ［傅三爷点头。  
  郭二爷  您放心，弟妹和宇平都安排在小王庄住下了。  
  傅三爷  你多费心啦，（沉默一下）你有烟吗？  
  ［郭二爷走过去，递过烟，给傅三爷点上烟。  
  ［傅三爷猛抽了几口，被烟呛得咳了几口，过了一会才稳定住情绪。  
  郭二爷  这里…还行吗？   
  傅三爷  挺好，这些日子我躺在床上就想那些年我们一起去顺兴池洗澡，然后去三不管
玩，那才叫玩，想着想着我自己就乐了  








  傅三爷  二爷别为我难过，人嘛，不就这么回子事，像张渊博那样倒落个英名。我呢！落
到今天下场，我也是倒霉，看反面，说我是汉奸我一点也不委屈，我和日本人做买卖，和日本人
下馆子。到了又把闺女给日本人，我不是汉奸谁是汉奸？  
  郭二爷 （激动）嘛叫汉奸，他妈的大金牙都不算汉奸，咱为嘛算汉奸？  
  傅三爷  他不有一个好干爹么？您也别犯肝气，刚到这我也这么想，可他妈的如今就是这
个社会，要的就是这拨人，咱有嘛法儿？ 
 
